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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四月的海风裹着樱花的清甜掠过笔尖，我在图书馆的落地窗前写下
第三个春天的注脚。校园鲜花绽放，白玉与粉黛交织，连翘点缀其间，形成一片
绚烂的花海。笔架山下，墨水河蜿蜒流淌；小西湖畔，绿丝绦徐徐拂动。层层叠
叠的涟漪里，我仿佛望见两年前的自己，静立于小西湖畔，惊叹江北最美校园

的春天。春风拂过，樱花树轻轻摇曳，枝头的樱花簌簌而下，不知不觉

间，这已是我在大学第三次见证樱花飘落，时光的沙漏已悄然
倾转三度春秋。

在过去的三年时光里，每一段经历、每一个瞬间，
皆已成为我人生的历史。曾经，我在人生的分岔路口
优柔寡断，在错误的决定中痛失良机。那些过往的
遗憾，如心头的刺，时不时刺痛我的内心。犹记得
2024 年 12 月六级考试的考场上，我望着许多似
曾相识却无法回忆起来的英语单词，一种深深
的无力感涌上心头。查成绩时，红色的 402 分
如同一把利刃，刺痛了我的心灵，我陷入深深

的后悔，不断反问自己，为什么不趁着高中英
语基础，一鼓作气通过四六级？为什么大二对
于六级的备考徘徊不定？为什么不注意按时
复习单词？等到大三，许多单词早已在时光的
消磨下，渐渐淡出了我的记忆。
太阳逐渐西沉，在回忆往昔之时，枝桠间的

云霭比往日更稠密了些，仿佛落在我的肩头。回
想起曾经面对竞争时，那些错误的决定让我陷入
迷茫。大学是我们迈向社会的过渡阶段，在未来的社

会生活与工作中，竞争无处不在。在后悔的泥沼里徘徊

了许久后，我终于明白，过去的三年皆已成为历史，这些
经历都是我人生宝贵的财富。我应该从这些经历中汲取经验、

吸取教训，这才是回忆的真正意义，而不是一味地沉浸在后悔之中。
大学有着较高的容错率，做错决定并不可怕，它恰恰是我们成长的契机，让我
们在试错过程中逐渐成熟。

如今，再次复习那些似曾相识的单词，我不再重蹈覆辙，一方面学习科学
的单词背诵方法；另一方面保持健康，呵护大脑，防止记忆力下降。我
想对大一的朋友说：四六级的战鼓，一定要在大一擂响！

暮色浸染枝桠，春风掠过枝头，樱花飘落成诗，每一粒坠入

泥土的花蕊都在孕育新的年轮，我们将往昔求知路上的点滴
碎片熔铸成通向未来的钥匙。校园里的植物从不计较花开
花落，它们只负责生长。三载光阴教会我以理性分析的态
度审视过往：那些被焦虑灼伤的夜晚，在时光的慢慢发酵
中竟析出智慧的结晶；那些莽撞的试错，如同樱花树下松
软的腐殖土，正悄然滋养着未来的根系。莘莘学子怀揣对
知识的渴望，向图书馆的方向汇集，我们将往昔的星火汇
聚成照亮新芽的曙光。

三度春樱落
一程成长诗

阴 安全学院 刘士豪

清晨，我漫步在学校泰安校区东校园里，尽情享受着春天清新的晨气，突
然一股浓郁的芳香扑鼻而来，哦，一年一度的丁香花又开啦！我三步并作两步，
迫不及待地来到三号教学楼下，闭上眼睛深吸一口，让丁香花香气尽量地充满
两肺，再慢慢地从鼻孔呼出：啊，真香！我对此处的丁香花情有独钟，是因为五
十多年前就与她相识了，那时她虽然身姿娇小，但她那独特的花香所具有的清
心醒脑的魅力，时常唤起我内心深处对学校那份绵长的情感。

那是五十多年前的夏末秋初，我背着铺盖卷来泰山脚下报到，踏进了部属
高等学府———山东矿业学院的大门。那时，学校刚从泉城济南迁来二三年的光
景，校园里多是 50 年代老煤校的平房，仅有的两座楼，一座是 1952 年建的理
化楼，一座是现在的三号教学楼。初来乍到，对这里的一砖一石都感到新鲜，一
草一木都感到好奇。最好奇的是三号教学楼门厅两侧窗下栽着的那几枝歪七
扭八的树丫子，在这显眼的位置栽这种不起眼的植物可能有什么说法吧！问到
一个见多识广的同学，说那是丁香树。
我虽然是首次见到丁香树的貌相，但对“丁香”这个名词早已熟知。小时候

赶农村年集，曾听卖五香面的摊主大声吆喝：五香面啦，大茴香小茴香、陈皮肉
桂加丁香，包饺子调馅子、香油省了一半子。由于五香面是混合粉状物质，至于

丁香单独是什么味道、具体是植物的种子还是根皮并不清楚。入学的第二个年
头春暖花开，我们正在教室里上《高等数学》，忽然一股奇异的花香从窗缝里袭
来，令人心旷神怡，为那苦涩的数学公式所紧锁的眉头立刻舒展开来。这是什
么灵丹花香？下课后赶紧跑到楼下观望，在树木尚未发芽的院子里，唯见窗下
那几棵丁香树的花朵正开始绽放。一团团、一簇簇密集而紧凑的洁白的四瓣小
花加上含苞未放的花蕾，犹如纯净而高雅的云朵飘浮在枝头，令人大饱眼福，
美哉美哉！此时，浓郁独特的丁香花气体分子充满了我体内每一个细胞，实在
令人陶醉，醉得几乎听不到上课的铃声。
从那以后直到毕业，由于我们实行开门办学，这个季节都是在煤矿现场度

过的，所以再也没有亲吻丁香花的机缘。命运的安排吧，毕业后留在母校工作，
我得到了每年到这里观其美姿、闻其美味的机缘。
几年前，我在黄岛校区A区食堂旁边的林荫下漫步，忽然丁香花味道的微

风迎面扑来。入夏季节丁香花期早已离去，我对此不免有些疑惑。抬头仰望，原
来是高大挺拔的楝子树冠布满了金黄色的小花，芳香气味由此溢出。唉，楝子
的谐音就是“恋着”，它使我产生了丁香花味的错嗅，这难道是因为对她的眷恋
太深情了么？
后来才知道，学校栽丁香树是有深刻寓意的，它不仅是一种观赏植物，更蕴

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远的情感寄托。它象征着青春的活力，代表着高洁、清
雅的品质和坚贞不渝的感情，还常常被用来表达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

目前，这几棵丁香树随着学校的发展也早已壮大挺拔，雄壮的树身超过了
二层窗台的高度，硕大的树冠遮满了窗下的地坪，满树的花束犹
如飘浮在教学楼前的云朵。现在，丁香花的身影已遍布学校
多个角落，她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莘
莘学子学习成长，同时陪伴着一
批批退休老教师们享受着幸
福的晚年。

丁香花儿情结
阴 离退休工作处 曲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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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泉

五月的风裹着槐花香气钻进教室

的时候，我正对着劳动课计划表发呆。粉
笔字在黑板上洇着水痕：“五月特别劳动实

践———校园修缮志愿活动”。作为小组长，我得带着四个
男生把教学楼后墙的爬山虎支架重新加固，这听起来比解数学

压轴题还让人头疼。
当我们扛着工具箱绕到楼后时，眼前的景象比想象中更糟。铁锈像暗红

的伤疤爬满角钢支架，好些地方的爬山虎藤蔓已经把支架拽得歪歪斜斜，去年
秋天没清理的枯叶还挂在藤蔓间，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小轩踢了踢地上的碎
砖，嘀咕道：“这哪是劳动课，分明是考古现场。”

管理员张师傅早等着我们了，他递来手套时，我注意到他手掌上的老茧比
教室门把手上的铜锈还要厚实。“拧螺丝要逆时针松，顺时针紧，记住咯。”他示
范着用扳手转动一颗生锈的螺丝，金属摩擦声像老旧自行车的链条，惊飞了藏
在叶丛里的麻雀。

我的手套很快就被铁锈染成褐色，扳手总在螺丝上打滑。子航突然指着支

架笑出声：“你们看，这螺丝怎么像被啃过？”张师傅擦了把汗：“去年冬天有松鼠
在这儿磨牙，这些角钢还是建校时的老物件，比你们老师的教龄都长。”他说话
时，阳光正穿过爬山虎新抽的嫩芽，在他深褐色的额头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撒
了把碎金子。

中午休息时，我们坐在紫藤花架下啃面包。晓薇忽然举起一片卷曲的叶子：
“快来看！”叶片背面密密麻麻趴着浅绿色的蚜虫，像撒了把碎米粒。张师傅不知
何时站在身后：“爬山虎招虫，可你们知道吗？它的根能固墙，夏天还能给教室降
温，比空调省电多喽。”

下午清理枯叶时，我在藤蔓里发现了个惊喜———三枚淡蓝色的鸟蛋，躺在
用枯叶和细枝搭成的巢里。小轩的手刚伸过去，就被张师傅轻轻拍开：“这是白

头鹎的巢，别碰，母鸟一会儿就回来。”我们屏住呼吸躲在墙角，看着一只羽毛灰
白带黄的小鸟掠过支架，翅膀带起的风让新抽的爬山虎卷须轻轻摇晃，鸟蛋在
巢里安然不动，像三粒裹着月光的珍珠。

快放学时，我们遇到了麻烦。最后一根横梁的螺丝怎么也拧不动，扳手在夕

阳下闪着钝光，每个人的额角都挂着汗珠。张师傅蹲下来，从工具包底层摸出个

小铁盒：“试试这个。”打开盖子，一股刺鼻的机油味混着铁锈味涌出来，他用棉
签蘸着机油涂在螺丝缝里：“老办法，比什么除锈剂都管用。”

当最后一颗螺丝终于“咔嗒”归位时，暮色已经漫过了围墙。教学楼后墙在
渐暗的天光里显出清晰的轮廓，加固后的支架像挺直脊背的士兵，爬山虎的卷
须正悄悄攀上新生的角钢，在晚风中轻轻摇晃。张师傅收拾工具时，突然从裤兜
掏出个塑料袋：“给你们带的。”里面是洗得干干净净的樱桃，水珠还挂在艳红的
果皮上，像撒了把碎星星。

劳动课结束那天，我们小组在总结会上展示了拍的照片：生锈的螺丝、鸟
巢里的鸟蛋、加固后的支架，还有张师傅教我们辨认爬山虎卷须的瞬间。当投
影仪的光打在屏幕上时，我看见张师傅坐在教室后排，嘴角轻轻上扬，他的工
装口袋里露出半截磨旧的笔记本，封面上“校园修缮记录”几个字已经褪成浅
灰色。

后来我在图书馆查到，爬山虎的卷须上有吸盘，能牢牢抓住墙面，就像那些
默默守护校园的劳动者，用岁月在平凡的岗位上留下深深的印记。现在每次经

过教学楼后墙，我都会留意支架上的螺丝———它们不再是生锈的金属，而是闪
着微光的标点，连缀起无数个清晨与黄昏，连缀起汗水与微笑交织的春天。
五一劳动节那天，我们小组回校复查支架。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爬山虎叶

子，在地面投下跳动的光斑，像撒了一地碎金子。张师傅正在给新栽的月季浇
水，水珠从肥厚的叶片滚落，在他手背的老茧上折射出七彩的光。那一刻我
忽然明白，劳动从来不是试卷上的一道题，而是藏在铁锈里的春天，是
汗水滴落在泥土中开出的花，是所有平凡日子里，那些让世界保持
温暖与美好的，最朴素的光。我忽然看清了劳动教育的真
谛———所谓匠心，不过是把时光熬成松香，将青春淬成钢
火，在年轮更迭中守护万物生长的轨迹。就像此刻穿透

叶隙的阳光，正将我们的影子烙在教学楼
外墙上，成为这幅永续更新的新生图谱
里最新鲜的墨迹。

匠心初绽
———劳动教育的新生图谱

阴 计算机学院 胡东辰

阿林是惠山人，住在惠山的一个穷山村里。村里没
有平整的路，没有学校，没有老师。她仅认得的几个字是从

妈妈那里偷学来的———父亲不让她读书，说读了书，心就野了，
嫁不出去了。妈妈总是在父亲不在的时候，拿着木棍在地上写写画

画教阿林认字。从一二三到自由未来。
阿林问妈妈，山外面长什么样。妈妈摸了摸阿林的头，拆开她乱糟糟

的辫子，一边重新给她扎一边说，山外面很大很大，有那么高的房子，有车
子，有平坦的路，有很多学校。

学校。阿林听过好多次的词。妈妈总是说，她本来应该一直上学，上到二十
多，三十多，四十多岁，可以学一辈子，去好多学校。但是一条毛巾捂住她的鼻子
和嘴，她嫁给了那个男人———阿林的父亲。妈妈每次说到这件事，都会突然地不
开心，眼里装满阿林看不懂的忧郁和悲哀，就像村子里其他女人那样，像隔壁的
四婶，村头的二姨，屋后的李大妈。

阿奶说山外来的女人都不安分，一门心思想着跑出去，不老老实实在家劈
柴做饭，照顾丈夫孩子，每次说着说着还会朝屋内忙碌的妈妈啐一口，随即露出
个意味不明的笑来，然后咿呀开始唱歌。阿奶唱的是村里人人都会的山歌。妈妈
本来不会，甚至讨厌这首歌，她觉得自己一旦发出相关的音节就再也走不出去
了。阿奶一直对着她的耳朵唱，村子里其他女人也总对着她的耳朵唱，渐渐，这

段并不悠扬并不美妙的旋律从妈妈嘴里传了出来，就像妈妈知道她这辈子再没
可能走出惠山。

这山歌阿林也会，但妈妈从不让阿林唱，反倒是教给阿林一些婉转的、多情
的、激昂的旋律。还有诗，各种诗。那是阿林从未在其他人口中听过的，就像山外
的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吸引阿林。

山外永远是阿林到不了的远方。
父亲和村子里其他男人回来得很晚，有时会带新的女人回来，有时会破天

荒给阿林带点玩具新衣服回来。阿林穿着花花绿绿的新衣服在村子里瞎晃悠，
趴在村头二姨家的院墙上看院子里的大黄狗。大黄狗脖子上戴了一只铜铃，黄

黄的、黑黑的，和二姨脖子上的一样。阿林觉得有些好看，又觉得有些吵。阿奶告
诉她，那是为了让二姨安分一点。

二姨每天都拿着一本破烂的书翻来翻去。书页翻动的声音很轻很轻，就像
二姨的呼吸声，微弱的，缓慢的，了无生气又不甘停下。

直到二姨死掉，阿林才终于有机会看见那本书的全貌。妈妈告诉她那是一
本课本，语文课本。上面写满了动人的诗篇和文章，写满了阿林和妈妈到不了的
山外。书本落在阿林手上，依旧被每天翻动，只是翻书声多了几分热切和渴望。
“我想上学！”阿林突然对着妈妈说。妈妈倏地抬起手捂住阿林的嘴。
父亲躺在屋里，阿奶在外面一边剥玉米一边唱古怪的山歌。
妈妈的脸色变得奇怪，随即起身拿起桌上的梳子，散开阿林的头发，一点一

点梳开。“阿林为什么想上学啊？”她声音轻轻地问。
“我想上惠山外边。”阿林同样声音轻轻地答。
妈妈的动作顿了一下，随后又继续梳了起来：“阿林会到惠山外边的。”
头梳好了，很漂亮，漂亮得不像山里该有的。
妈妈给阿林换上父亲买来的新衣服，顶着一头漂亮发型，阿林跑出去，在尘

土漫天、崎岖不平、脏兮兮的村子里放肆跑着，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路上的
人纷纷侧目，如同地下的蠕虫注视鲜花般注视她身上的与众不同。

阿林跑回来，二姨的书变成了一堆碎片，正要被阿奶扔进火盆。妈妈的脸
上，手臂上，露出来的小腿上多了几道明显的、刺眼的伤痕淤青。父亲不在，阿奶

沉默，妈妈捂着伤口对阿林招手，“吃饭了。”
妈妈淤青好的那一天，家里来了个陌生男人，比阿林大几岁，贼眉鼠眼，麻

杆一样瘦。阿奶见了他就很高兴，急忙把他拉进屋，拿出过年才会吃的腊肉来炖
了一锅热菜，父亲也高兴得打了斤酒回来。阿林头一次被叫上餐桌，被分了碗
筷，吃上了第一碗出锅的热饭。

阿林吃得开心，却不见母亲。阿林四下里看妈妈在哪，转头却看见陌生男人
不怀好意地打量自己。他看得阿林浑身难受，那目光像是在审视一件待价而沽
的商品。

父亲注意到了这边，咧开嘴露出满嘴黄牙笑了笑，醉醺醺地说：“阿林啊，这
是别村的小王鞍子，好人，家里好几十亩地，你俩认识认识哈，认识认识。”

说着给小王鞍子倒了半碗酒。男人用一个极度猥琐的姿势喝了两口，随即
砸吧砸吧嘴，又扭头看向阿林，“今年几岁啊？”

阿林低头扒饭不吭声。她不喜欢这个男人。
父亲见阿林不说话，咽下嘴里的酒和菜，桌子下面的脚狠狠一抬踢上阿林

的小腿。阿林吃痛，手一抖，把筷子里的菜扔到了小王鞍子的酒碗里。
父亲赔笑：“哎呦，别介意哈，小兔崽子不听话。”说着又给他倒了一碗酒。
“以后你们还得多担待担待。”父亲说道“以后”，但阿林以后不想再见到小

王鞍子。
一顿饭下来，父亲和小王鞍子来来回回恭维半天，一堆说不上高雅的废话，

听得阿林耳朵直痒痒。
他们乱七八糟说着，最后说到阿林身上，嫁妆多少，彩

礼多少，走多远的路，牵多少头牛，办几桌席，请几个
人。

两个男人说得兴高采烈，妈妈在门口悄
悄探了探头，阿林看见妈妈脸上的愤怒，
还有混杂的浑浊的泪水。

饭后，妈妈把阿林
拉到后院柴房门

口，递给她一个包袱，说：“宝贝，跑吧，往山外跑。”
阿林接过包袱，在妈妈的注视下，翻过院墙，向村子外面跑。
风刮过阿林的脸，她想起了她的好朋友阿莲。阿莲生得相当

漂亮，整个山头都知道阿莲长得好。那天，阿莲的父亲也是请
了一个陌生男人回家，几天后，村里出现零零星星的几处
红绸，在那之后，阿林再也没见过阿莲。阿莲妈妈说，阿
莲嫁人了，彩礼是两头牛、四只羊。阿林问，什么时候还
能再见阿莲。阿莲妈妈说，见不到了，阿莲永远被关在

山里了。不知道多久以后，阿林在村口曾远远见过阿
莲一面———她低着头跟在一个男人身后，麻木地向
前走，脸蛋不再白皙漂亮，怀里抱着个小娃娃，远远
看见阿林后张皇地低下头，跟着那个男人快步走
了。

阿林不想变成那样，所以她跑得很快，很快很
快，像风一样快，像要吹出惠山的风。就在要跑出村
子时，父亲和一帮村里的男人出现在前面。

她被绑回去了，关在黑屋子里———大概是柴
房———被狠狠打了一顿。屋子散发着难闻的恶臭，阿

林浑身刺痛，连呼吸都觉得痛苦。她能听见母亲的哀嚎。
母亲跪在院子里，额头上的血哗哗往下流，嘴角又有

了新的伤痕，一个手指以诡异可怖的角度翻折上去，看得见
的看不见的淤青又遍布全身。她苦苦哀求阿奶和父亲，最终又
换来一顿毒打。
妈妈每天都在用力捶打柴房的窗户和门，平日里一刮风下雨就摇摇

欲坠的窗和门此时变得莫名坚固，妈妈用尽全身的力气也不能打开它们救出自
己的女儿。
阿林躺在屋子里，绝望地听着母亲在外面哭喊，砸门。

不知道过了几天，阿奶打开了柴房的门，妈妈不在。村里又零零星星挂
上了几处红绸，和阿莲离开时一样。红绸凌乱地飘着，和阿林身上的嫁
衣一样，红得吓人。阿奶端来一碗饭，饿了几天的阿林狼吞虎咽吃
完，绑住手脚就被扔到了屋外破烂的红轿子里。
轿子一路颠簸，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路，修在悬崖旁，下面是

湍急的河流和葱葱郁郁的山林。阿林在轿子里不断挣扎，想挣
开绑住手脚的麻绳，小女孩的力气有多大？阿奶和父亲算准了
这点，粗麻绳缠了好多圈，结结实实绑住她纤细的手腕脚腕。
轿子外面一阵混乱，颠簸的红轿子猛然被扔在了地上，阿

林从里面的座位上摔倒了。红布帘子拉开，进来的人是妈妈。
是妈妈！妈妈用一把沾了血的刀割开麻绳，牵着阿林的手走

出轿子。
轿外人仰马翻，地上四散着斑斑血迹。妈妈的手不停颤抖，但

坚定地牵着阿林往前走，妈妈凌乱的头发和沾满尘土的脸在阳光的照
耀下温和无比，她说，阿林，要去惠山外面了。

突然，倒地的人爬起来一个，他恶狠狠朝阿林扑来。妈妈手上用力把阿林拉
到身后，自己和那人迎面撞上，拉着他直挺挺摔下了悬崖。
阿林听到妈妈最后一句话是：“去山外。”
女孩的哭喊声回荡在整个山腰，惊起一片山林里歇息的飞鸟。
脚步声，很多人的脚步声向这里靠近，阿林飞快擦了擦眼泪，拔腿就跑，向

山下跑，向山外跑，跑到河边。村里人追来了，他们拿着绳子、棍子、铁锹靠近阿
林。身后河水翻涌，从山深处流向山外面。
妈妈死了，阿林死也要离开惠山，离开村子。
她回头纵身一跃跳进翻涌的河水里。
火红的嫁衣消失在山里。

“姑娘，姑娘，醒醒，醒醒。”
阿林睁开眼，发现她正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在一间干净宽敞的

屋子里。
“姑娘，我是县派出所的警察。”
“这里是……惠山……外面？”
“是的，这里是恣县。”警官说道。“我们在惠

河边发现了你，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林。”

到了山外的阿林。

山外
（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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